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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明是八月份的大热天，此时屋里却透着些凉气。刘老爹沙哑了嗓音：“意儿，是爹对不起你啊。”“没，没事，以后我也可以为家添一点力了。”刘意边说边把里袋的红色录取通知书使劲往里推了推，刘老娘看着红了眼，把嘴张了张，终究还是沉默下来。

　　刘意这夜在床上躺着翻来覆去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。却发现老爹早已坐在桌前，一遍遍的数着“厚厚”的钞票，嘴里簌簌地念着“十一块五毛，老牛家的，五块两毛，王奶奶家的…..”“爹……”刘意轻声唤着，随即“扑通”的跪下来，从那天起他就立下一个誓言，学成后一定要回来报答乡亲。

　　刘意学得很刻苦，毕业后如愿的拿到了村医资格证。回到村里，找刘意看病的却寥寥无几。只是这天，村民阿毛忽的火急火燎找上门来，“意啊，医院说我家爹没救了，你就帮我爹瞧瞧吧，要是实在不行我也就认了。”刘意要报恩便应承下来，说来也怪，刘意给毛大爷吸上氧气，不知什么手法，毛大爷几天后又有了生气。这下刘意的名气一下传遍大小村庄，嘿，小岗村出了个刘大夫。

　　刘意每逢周六便要上县里买药，一来二去竟和药房女儿对上了眼，只是这户人家的父母提出结婚需要的“三金”，这可愁坏了看病只收材料费的刘意。阿花却提出，其他可以缓缓，你可得答应我要对外发展。

　　刘意没了办法，只得应承下来。结婚后，刘意待在外面的时间比家里还长，像只陀螺转个不停的为乡亲们看病。他总是坐着个小摩托，穿梭于个个村落，村民都说“听到刘大夫的摩托车声，我就觉得我的病有救了！”又是一天，阿毛冲到刘家，气喘吁吁道：“刘意又从山坡上摔下来了！”阿花赶到却气不打一处来，只见半张脸都是泥的刘意，还背着一输液的老人。夜里，刘意终于左瘸右拐的回来了，妻子臭着脸叫刘意坐下，为他擦起药来，嘴里念叨起来：“平时你忙着为乡亲看病，儿子病了也没空照看，这就算了，还总是一身伤回来。”说着流起泪来，“我母亲现在给我们在县城里交了诊所门面的定金，去不去，你看着办。”刘意沉默不语，也总觉得自己亏欠妻儿。

　　第二天，刘意妻子打包好了行李，一家子走着，刘意心里还是忧心忡忡想着。到了村口，刘意忽的一拍脑门，“唉，李大爷药还没换呢。”小摩托风一般转头回去，也顾不上妻子叫喊，远处一老人步履瞒珊却走得很急，见到刘意大声喊道：“意伢子，”刘意停下车来，“王婆婆，最近腿还疼吗？”老人却从怀里拿出一袋鸡蛋，“乡亲们知道你要走了，一人凑了一些鸡蛋，你也不容易，早该出去了，可是比我们亲儿子还好。”刘意接过鸡蛋沉甸甸的，眼泪不知觉的大滴大滴落下，一旁的妻子也动容了，刘意抹去眼泪：“不走了，就是打死我也不走了。”

　　从此以后，刘大夫的摩托车又穿梭在各个村庄，像风一样…….

　　
